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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马缨花

马缨花是张贤亮的《绿化树》中成功塑造的一个勤劳善良、大胆泼辣 忠贞刚烈充满野性的农村劳动妇女。她的身上集中的表现了中国农村下层劳动妇女的传统品质和西部人民的粗犷，豪放不羁的性格。作品通过这一形象，真实的再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民在饥饿和艰辛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艰苦和坚韧的挣扎。反映了严酷的现实和苦难的历程对人精神上所投下的阴影以及对人性的严重扭曲。

   有评论说，马缨花是中国文学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女性。这绝非溢美之词，马缨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心理和内心世界，充满着感人的艺术魅力，是在特定的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她是中国文学最独特的女性形象。本文试从马缨花的性格特征，形成环境和意义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 、马缨花的性格特征

张贤亮是非常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的，并且在创造中主动追求。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中才出现了马缨花这样独具个性、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马缨花的性格特征。

马缨花的性格无疑是独特而复杂的：马缨花很自爱自重，从不随便让男人沾身；她又似乎很不自爱自重，很随便的接受男人送的东西，并和他们用最生动形象的语言嬉笑怒骂。马缨花不怕吃苦，但她决不自讨苦吃，“刨不动大的，就刨小的”。马缨花对白吃别人的东西心安理得，随便什么人送来的东西都理所当然的收下，显出一种自私和贪婪。但总的来说，在她身上，积极因素还是要超过消极因素占主导地位。她象烈火一样燃烧，又象清泉一样流淌，是生长在我国空旷广袤的大西北土地上的劳动妇女。她没有读过书，却受民间文化影响过，性格中有一股旷达气，既有一般女性的柔情又有劳动妇女的机智练达，在负载深重艰窘的祖国大地上求生存，求发展。她外在的行为很活络，内里的本质却很真诚坦荡。她有时候对世界玩世不恭，有时候又对信念恪守不渝。总之，她的性格是如此复杂深刻。但是我们仅仅如此看待马缨花的性格是不够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完美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①。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决不是概念化、公式化、标准化的人物。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其性格总是充满了矛盾，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矛盾。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中，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辨证法不是平分法，任何矛盾运动总有其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便体现在性格的矛盾运动中，便是性格的相对定向性，稳定性，一贯性。因此，要把握人物性格的本质，既“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身上的表现。关于马缨花性格的本质,作者安排了一个非常有趣又重要的细节：章永璘在《词海》中找到“马缨花”后，他想：“这条目下，所有解释的文字，没有一条不和她相似的。‘喜光、耐干旱瘠薄’不就是她的性格吗”？虽然这不能作为我们评价马缨花性格的依据。这是作者对马缨花性格所做的最形象的比喻，不可忽视。可见，马缨花的性格就是普通劳动妇女那种淳朴善良的情感和勤劳无私的献身精神。而她对爱情的大胆、率真、和粗犷的个性无不出于这种本质。马缨花的性格集中的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特有的淳朴善良。当章永璘这个右派经过劳教、管制、饥饿的重重磨难，带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疲惫来到生产队时，她满怀同情的说：“遭罪啊！”又担心“我”的身体：“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似的”。她的每一句话，对于“我”来说，都无异于清泉对于跋涉在沙漠中的旅行者。马缨花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是置身事外的。她不可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以政治上的是非判断来做人物的是非判断。在她看来，一个读书识理，不惜劳力，能自食其力的人绝不是坏人。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观念的正确与否。她的这种信念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劳动人民的淳朴与善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真诚、朴素的同情之心，就象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马缨花对章永璘的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她给了章永璘同情和爱怜，给了他物质和精神的食粮，使他感到人间的温暖，恢复了生活的信念，重新振作起来。

马缨花聪明能干，她一个人带着女儿，白天还要出工，可是家里仍然收拾得干净整洁、一丝不乱。她还经常帮助其他女人缝补衣服，给章永璘作的衣服更是暖和精致。虽然生活在艰难困苦中，可是马缨花始终抱着对生活的真挚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向往。她没有文化，地位卑微，却有着自己的欢乐和理想。她相信“低标准”的日子一定会过去，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这里包含了一种乐天知命、人定胜天的思想因素。几千年来，这种思想一直蕴涵在中国劳动人民的心中。正因为这种信念，中华民族才战胜了种种的疾病、饥荒、战争所带来的困难。我们民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地创造了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史。

从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可以看出人的本性。马缨花对爱情是真诚的，决不带一点私利，丝毫未考虑章永璘是一个刚劳改出来的“右派”，她对章永璘主动、大胆的追求，使得她的爱情真挚、直率、明朗粗犷，充满了浓浓的激情。她对爱情是始终如一的，当章永璘认为他们之间有无法缩小的差距而有所退缩时，她一如既往的爱他，关怀他，体贴他。从后来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章永璘再次劳改期间，她一直没有嫁人，始终等着他。不难看出，她是何等的忠于自己的爱情，她的爱情始终充满着伟大的、无私的奉献。为了使自己忠爱的人能够不为生活困扰而念好书，她宁可不结婚，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她拒绝过他，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体和念书；她答应过他，是为了使他相信自己的忠贞。马缨花对章永璘的爱情是超越了一切肉欲，不带一点私利的。因为从物质或政治上考虑，无论是海喜喜和保管员都要比章永璘优越得多。与他们结婚，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实惠。但马缨花还是选择了章永璘，选择了困难和义务。她的爱是如此的忠贞刚烈，面对心爱的人，她决断的说：“就是钢刀把我脖子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语调铿锵激越，掷地作金石声！因此，章永璘无比感叹，“还有什么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永久的爱情呢？”也正是这种忠贞刚烈、大胆直率的爱情，让我们认识了她，记住了她——马缨花，一个至情至性，敢爱敢说的女人。

如果马缨花的性格仅仅是以上所说，她也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马缨花，一个成功的独创人物形象。我们知道，人物的性格总是综合的、矛盾的、变化的。马缨花的性格也充满矛盾，而这恰恰是她引起争论的焦点。马缨花性格中的豪放不羁、放任轻狂是她身上最引人注目。她年轻漂亮，从未结婚却生了一个女儿。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却又极不检点自律，常常以“最生动形象的语言”与男人嬉笑怒骂。心安理得的接受对她有所企图的男人的东西，却从不曾让他们沾上自己的身体。别人当面笑她“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招牌”，她也丝毫不以为然，依然笑哈哈的。她轻狂不羁却又颇有心计，没有读过书，却比章永璘这个读书人更加理智精明的算计着，而且看起来还光明正大。这也正是马缨花身上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我们知道马缨花是生活在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国度里，是一个以传统道德为尺度衡量人的社会中。所以，她的生活作风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流言蜚语。她开着“美国饭店”接受男人送她的东西；她单身独居却与众多男人有暧昧关系。如果以旧的世俗的眼光来看，她无疑是一只破鞋。但是作者用饱含同情之笔为她申辩，鸣不平。她不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她是我们屈辱年代里的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在那赤地千里，一片饥荒的年代里，一个无法抗拒命运摆布的 弱女子在生活上的一点瑕疵，难道值得大惊小怪的苛责吗？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马缨花性格中的缺点。她的性格中固然有淳朴善良的一面，可是也有自私冷酷的一面。这种自私和冷酷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她对待海喜喜的行为和态度上。海喜喜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农民，他勤劳善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他爱马缨花，并且用一个劳动者最常用的方式——送东西表达自己的情感。马缨花对海喜喜的这种情感是 非常清楚的，虽然她并不想嫁给他，但为了得到粮食，马缨花利用海喜喜对她的这种情感。她一边享受海喜喜的粮食一边对海喜喜进行嘲讽，充分的显示了马缨花的的自私和冷酷。《绿化树》对这一点是毫不隐讳，更没有回避。张贤亮在这里向我们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人只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现实生活的约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总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自身的局限性。长期以来，我国小说创造在人物塑造上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人物性格的单一。从人物一出场，便已经决定了人物的性格，人物性格始终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人只有一种性格，如猛张飞、智诸葛。到了当代，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正面人物更是高大全、完美无缺。作者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好恶和作品的需要来塑造人物，正面人物往往成了高高在上的神。这种做法恰恰损害了人物的形象，影响了他在读者心中地位。而张贤亮的创作避免了这种极端的错误，既颂扬高尚也不回避缺点。马缨花以一个真实的自我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不夸张、不矫饰却仍然闪闪发光。

 二、 马缨花产生的环境
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是不可分割的，要塑造典型人物离不开典型环境。那么，典型环境包括那些因素呢？朱光潜先生认为：“环境指行为发生的具体场合，即客观现实世界，包括社会类型，民族特色，阶级力量对比，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总之，就是历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依照朱老先生指引的方法，让我们具体分析马缨花所处的环境。

马缨花生活在西部边远山区的一个农场里，生活在劳动者之中，处在社会主义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形成了马缨花的性格。具体地说，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六O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具体的典型环境是我国政治失误和经济灾难交织时期的一个缩影。从五七年开始反右派、反右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庐山会议和“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的错误直接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建国以后前所未有的困难。据最近的资料披露，有上千万的人在此期间非正常死亡。作者曾亲身经历过那段生活，目睹了人间的种种疾苦。他在作品中为我们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现实。当时的中国，环境如此惨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马缨花所处的农场也未能幸免。当时农场的政治气氛是压抑的，上面的政策很多，还设有专门整人的生产队。经济上很困难，粮食奇缺，农工们的定量少都可怜，而且使用稗子代替粮食。人们整天劳动，却仍然填不饱肚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饥饿之中，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马缨花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环境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处在西部荒原，农场只不过是荒原的地图上一个无名的居民点，偏远闭塞得远离人世，甚至连关于何年何月的时间概念都需要外出的人捎日子回来。荒原上古老的历史遗俗，语言还没有消失泯灭，忧伤的古歌还在空中绵延飘荡。这是一片广阔而贫瘠的土地。“北风卷地百草折”、“翰海澜干百丈冰”是它的真实写照。原始、粗犷、荒凉构成了基本色调。《绿化树》、所写的“农场一分队”的地理风情、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生活气氛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

马缨花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甚至愚昧的农村中。这些因素极大的影响了马缨花的性格。我们知道，个人性格的形成不是来自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来自现实，来自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马缨花的性格是她所处社会环境综合影响而成的。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马缨花独特的社会经历。她的经历让她逐渐认识到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她独具魅力的个性。马缨花的青少年时期无疑是充满坎坷和不幸的。虽然作品没有专门介绍马缨花的经历。但综合全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她大概的生活轨迹。马缨花是青海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在西宁工作的哥哥生活。但是嫂子对她很不好，于是，她便离开西宁，流落很多地方后，到了这个偏僻的农场。可以想象，一个幼失双亲，唯一的亲人待她又不好，不得不离家出走的女孩子，在当时的环境，她会遭受多少欺凌，面对多少困难啊。饥饿，危险，阴谋时时刻刻威胁着她的生存。也许，就是这种经历，让马缨花变得坚强，成熟起来。

鲁迅先生说人要“生存，生活和发展”。生存是前提和基础。《绿化树》便是一部向人们揭示这个道理的作品。它以细腻的笔触极其生动的描述了人们在极其饥饿和艰辛的残酷环境中为生存下去所做的艰苦和坚韧的挣扎。同时，作品还对生活进一步的挖掘，写出了严酷的现实和苦难的历程对人精神所投下的阴影以及对人性的严重扭曲，使万物之灵的人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全部是为了活着的狼孩“。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原始的求生欲望支配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绞尽脑汁，用尽手段。保管员和伙夫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营业部主任”以告状、折磨他人为乐；“我”则利用逻辑学知识算计老农；而马缨花呢，则利用自己的青春与姿色，利用男人对自己的好感得到粮食。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择手段。那是一个人性堕落，兽性张扬的时代。作品在在描述时并没有回避这种缺陷，而且敢于揭露当时的真实状况，这种勇气是值得敬佩的。

总之，马缨花的性格是她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与必然律是可能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大都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普遍性指某一类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做某些事，尽管它在所写的人物上安上姓名”。在个别人物的实际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这正是艺术典型最精确的含义。所以马缨花这一艺术形象是完全可信的。这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的必然产物。她复杂的性格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

三 、 马缨花的典型意义

马缨花是一个性格如此复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她独特的个性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成功的艺术人物形象，有评论说：“马缨花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乐观而又爱幻想的农村姑娘，在张贤亮的创作中是一个罕见的成功的艺术形象。这个‘洛神似的女性’形象正如植物学家所解释的那样，马缨花的特性“喜光，耐干旱瘠薄，她是在沙漠荒原和贫穷农村环境里开放的一株闪耀光与美的花朵”。确实，马缨花的性格中闪耀的是人性“真善美”的光辉。邵燕祥在评价马缨花时说：“ 她容光焕发的出现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我不愿意用最高级形容词论定她的品格，搜索她和我们这个同时具有古老文明和和野蛮传统的民族的联系。我只能说，她这一形象的价值超过了一般所说的认识意义”马缨花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独特生活感受和艺术构思。在这个艺术形象上，具备了鲜明的独创性，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社会生活的某种本质，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达到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通过第一二部分对马缨花性格及其产生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马缨花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以往任何一个女性形象，她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要么是名门闺秀、大家小姐、贞妇烈女；要么是美女名妓，风流荡妇，即或有几个村姑民妇，也仅是机智灵活，不会象马一样算计别人的粮食。马缨花也不同于现代的林道静，她代表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封建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女性。虽然同是劳动妇女，但马缨花也不同与祥林嫂，祥林嫂迷惑于“世上有不有鬼”，她愚昧麻木，而马则大胆乐观，无所顾忌；李双双的性格是大胆泼辣，却没有马的粗犷野性；胡玉音与马同一时代，却仍然胆小怕事，相信命运。以往的典型常常表现为某种经历、生活道路的典型，性格结构较为简单。而马缨花的性格与以往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性格很复杂，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构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达到了人物、情节、环境的高度统一。

马缨花的个性如此鲜明，但是，她之所以让读者念念不忘，最重要的还是她身上的共性既普遍的一般规律。具体的说，是因为马缨花体现了中国广大下层劳动妇女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张贤亮同志在1957年因发表《大风歌》被划为右派，被迫进行思想改造。从19958年到1976年共十八年，他两次牢改，一次管制，一次群监，一次关监。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管制；身体和心理都倍受摧残。他被剥夺了除劳动权以外的所有权利。剩下的似乎只有动物求生存的本能了。于是抽象的思维活动完全停止了，日常行为仅仅依靠对生存的欲望和传统行为规范的惰性来支配了，人性似乎就如此沉沦了 。但张贤亮同志毕竟是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思想武器的知识分子。他不甘沉沦，主动地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对当时的的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命运进行思考。他感受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以及他们淳朴善良的内心。作者敏感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明似暗的怜悯，感受特别敏锐。长期在社会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原始的内心美”。他决定报答她们，用自己的笔来描述她们。所以，张贤亮的作品中那些逃荒流浪，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都成了他“梦中的洛神”，“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具体的模特儿，但她们的心灵的确凝聚了我观过的百十位老老少少劳动妇女身上散发出来的圣洁的光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缨花是实有其人，她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马缨花是一个下层劳动妇女，无论是她的性格、气质还是言行、信仰都深深地打上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烙印。在她身上，集中的表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劳动妇女的共同特点，勤劳善良，聪明能干，大胆泼辣。没有读过书从未受过正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却又相信男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为了让我读书，她宁愿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独力承担生活的重担，这大约也是中国妇女共同的原始信念吧。从马缨花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妇女共同的特征，包括价值观、信念和思维方式。更让我们记得的是她的原始、粗犷，她的真诚坦荡，坚韧顽强。她的生命活力就象一团火，总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当然就象本文在前面所说的“人只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摆脱现实生活的约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人的思想总是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这一点表现在马缨花身上，就是她的自私和冷酷。就象马克思曾指出：“主要人物是一个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劳动妇女，她也象任何人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不可避免的具有自身的缺陷。

长期以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对“典型人物”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解。反映在创作中，便是为了人物的典型性格，往往不惜违背艺术的真实性：正面人物“高大全”

完美得近乎圣人，反面人物则似乎一出身就是恶魔，毫无人性。于是，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人物大量存在，抽象的政治道德说教往往代替了形象的描绘，“单纯的传声筒”式的人物多于那种具有“情节的丰富性和丰富性所展示出来的性格”的人物。通过马缨花我们可以知道张贤亮的创作避免了这种错误。他的作品总是真实的描述现实生活，；客观地表现人物性格。综观张的其它作品无不表现了他的这种美学追求，韩玉梅、黄香久、乔安萍还有魏天贵、张永璘，实在都不是那种高大完美的人物，他们只是一个个普通人，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和缺陷但这些缺陷并未影响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反而显得更加真实形象。这种创作典型人物的方法，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对消除“左”的错误是非常有利的。从《绿化树》的创作背景来分析。《绿化树》发表于一九八四年，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最为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如果以更远的眼光来看，中华民族虽然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但历史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使我们深受其害。历史上曾有过国富民强的中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一百多年里，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救国图强，奔走呼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张贤亮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文学创作方面努力创新。有了这些努力，才有了马缨花这一人物的产生。

马缨花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女人，让人尊敬又使人同情。她热情开朗、落落大方的性格；真诚坦荡，豪放不羁的气质；勤劳善良、机智灵活的作风；粗犷原始、顽强坚韧的活力以及她的自私冷酷都是如此鲜明。在她的性格中，肯定性因素与否定性因素产生如此强烈的对比，性格如此复杂。这一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构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达到了时代、环境、人物三者的有机统一。马缨花这一最特别，最普通的的女性毫不矫饰地站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闪闪发光。她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而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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